
校领导为毕业学子拨穗正冠

文学与新闻学院的6名女生穿上旗袍，在校园
里拍摄了一组风格婉约、中国韵味十足的毕业照

外国语学院毕业学子们的搞怪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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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旅社里的“毕剩客”
■秦珍子

在杭州，“携职大学生求职旅
社”就像座中转站，创立7年，超过
3万人次曾栖居于此。他们大多
是毕业后工作还没着落的年轻
人。有人待两天就走，有人长住一
年，也有人不断离开，又不断回来。

每年6月到7月的毕业季，是
这间旅社客流量最大的时候。每
天，都有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在这
里发生——

躺在28元一天的床位上，她开
始考虑“回老家”

不到早晨7点，闹铃声就开始从
“携职”旅社的各个房间传出，有公鸡
打鸣，也有电子乐。紧跟着，走廊里
掠过拖鞋接触地板噼噼啪啪的动静。
男孩穿着T恤短裤，女生还没换下卡
通睡裙，一起涌向公共盥洗间。灰白
暗淡的灯光笼罩着他们饱满的皮肤和
脚下破旧的塑料防滑垫，牙膏的薄荷
味、洗面奶的香味和洗手间的污浊气
息混杂流动。1990年出生的嘉兴姑娘
何文杰站在他们中间。她早早爬起
来，套上已经穿了两天的衬衫，决定
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也许再过一
小会儿，就会有企业人力部门打来电
话，告诉她被录用的消息。

从7点半开始，年轻人陆续走出旅
社。一个穿着西装套裙的小姑娘画了淡
妆；一个小伙子抱着厚厚一摞简历，怕折
坏，舍不得塞进背包。徐玉娟逐一招呼
他们。差不多一年前，这名四星级酒店
西餐厅领班到“携职”旅社当主管。这天
早晨，徐玉娟和何文杰并排坐在旅社前
厅公共区域的沙发上。“要不要再考研试

试？”她小心翼翼地问。何文杰不答，手
指漫无目地地划着手机屏幕。“等不起
了。”这个只不过25岁的姑娘粗重地呼了
一口气，脑袋低垂得看不见眼睛，刚刚她
已经看到3个老家同学在朋友圈里“晒
娃”了，但自己连男友都没有。

住在“携职”的一周里，她觉得，自
己被困住，“不能往前走，也退不回
去”。在中国计量学院读大四时，一直
在必胜客勤工俭学的何文杰获得了这
家国际连锁餐饮企业的一个职位。这
份工作从做比萨饼、炸薯条学起，与“高
大上”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她不想整天
和土豆、面粉打交道，梦想着一份真正
的审计工作。

在辞职、复习了半年之后，何文杰
通过国家统考，进入上海某大学研究生
复试环节。“我以为自己一定会成功。”
工作攒下的积蓄快见底了，她得知，没
有被录取。在为考研而租住的阁楼里，
何文杰拉上窗帘，没日没夜地上网、看
连续剧，“不记得吃过什么，就那样过了
一个月”。

接下来半年，她四处求职，“就是想
留在杭州”，但因为没工作经验，一直失
败。一家机构看中她考过审计方向研

究生的经历，但她觉得“起薪只有两千
块，根本活不下去”。这名必胜客曾经
的员工成了名副其实的“毕剩客”，母亲
数次病重，她无法张口跟家里要钱。重
新打工、考研，她又没勇气。她住进“携
职”旅社，躺在28元一天的床位上，开始
考虑“回老家”。

整整一个上午，何文杰的电话并
没有响过。午后，她背起背包走出旅
馆房间，空着肚子和心爱的城市道
别。另外7张床铺的主人都不在。在这
个临近毕业的求职高峰时期，寄居在
旅馆里的年轻人，白天大多在外奔
忙。何文杰径直穿过旅馆门廊，没再
像往常一样抬头去读门楣上的横幅：
“明天的你一定会感谢今天努力的自
己。”她走下楼梯，身上的牛仔衬衫洗
得褪了色，身影被灰扑扑的台阶和墙
壁一下子吞没。“有点不甘心，但实在
撑不下去了。”何文杰说。

男孩回来了，用第一个月工
资付清了全部欠账

7年前，就在何文杰憧憬着到省会
读书之时，温州人温少波也相中了杭
州。在这位新闻主播出身的商人眼

中，大量来“人间天堂”找工作的年
轻人，意味有钱可赚。“携职大学生求
职旅社”在城隍山下的一条窄巷子里
开张，总共有200多张床，最便宜的10
元一天。“说是就业形势越发紧张了，
可这些年轻人的情况其实没怎么变。”
这个接待了7年求职大军的老板说。住
在“携职”的“毕剩客”多是二本、
三本院校的毕业生和大专生，一些年
轻人“高不成，低不就”。

5年前，“携职”从小巷子搬到了
商业区，“左邻”是浙江省商务人力资
源服务外包广场，“右舍”是支付宝大
厦。夹在中间的小楼看上去并不起
眼，却塞满了年轻人的梦。“这里最多
的还是陌生环境里抱团取暖的友情！”
温少波金色的眼镜框和手表带闪闪发
亮。说话时他语速很快，几乎不停
顿，“奋斗”、“梦想”、“正能量”等词
出现频率很高。

“携职”前台边的大窗前有个两米
多高的货架，上面是饮料零食、毛巾牙
刷。徐玉娟和两个前台小伙子一下班，
这个货架就处在“全面开放、无人看管”
的状态，但“从来没少过一毛钱东西”。
每天早晨，徐玉娟和同事都会在柜台上
看到一堆零钱，用来登记出货的本子也
会被添上新的记录：“某某，一瓶可口可
乐”、“某房间靠窗下铺，一卷卫生纸”或
者“一包蚕豆，明天来结”。“赊账”也会
发生。徐玉娟清楚记得，半年前，有个
男生一直没找到工作，房费欠了1000多
元后，他悄悄离开。可徐玉娟没想到，
两个多月后，男孩回来，用第一个月工
资付清了全部费用。

温少波也记得一件事。2010年元
旦，两个找工作的年轻人前后脚到“携
职”住下。在相识仅仅10个小时后，其
中一个小伙子用刀连刺另一个小伙子
头颈部，将他残忍杀害。事发之前，连
他们的室友都没察觉任何征兆，“甚至
没有争吵”。施暴者年仅25岁，受害人
只有22岁。“求职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温少波说。

那里的每一盏灯光，都照着一
个为自己打拼的人

6年前，蜗居“携职”的待业大学生张
美艳成为温少波的员工。最初，她的工
资每月只有1500元。如今，这位女士已
是阿里巴巴跨境电商业务的一名高级主
管。“从‘携职’到支付宝大厦，只需要走
两三百米，但她跨过的是现实到理想的
距离。”温少波说。作为激励，他还把“携
职”旅社万塘路店的两成股份赠与另一
位小伙子余愉快。在过去几年里，他从
前台干到店长，在杭州成家生子。

听到这些故事，1993年出生的史宋
婷也沉浸在憧憬之中。上午，她多赖了
一会儿床才爬起来，然后步伐轻快地穿
过“携职”的走廊，“出门逛逛”。在重庆
师范大学学了4年“媒体后期制作”后，这
个想离家近一点的浙江姑娘刚一到杭州
就收获了两个工作机会。为此，她特意
做了一番比较。在收入相当的情况下，
小公司能马上去上班，但大集团“华数传
媒”更有吸引力。只不过在面试之后，她
还需要等待最后的录用通知。

时针指向晚上10点，旅社开始陷
入安静。史宋婷逛累了，她看过西湖
的水面，又穿过天目山路的高楼大
厦。她满心以为是自己选择了这座
“天堂”般的城市，但事实上，她只是
在等待被这座城市选择。塞进4张上下
铺和6个人的房间显得杂乱拥挤，但史
宋婷仍然觉得，这屋里最显眼的，永
远是那扇巨大的窗户。即使快到深
夜，窗外的支付宝大厦还是亮着数不
清的灯。年轻的姑娘心里明白，那里
的每一盏灯光，都照着一个为自己打
拼的人。在那片密密麻麻的灯光前，
史宋婷充满自信地对屋里的几个姐妹
承诺，录用通知到来之时，她会抱着
最大的西瓜回来请大家吃。虽然她此
刻还不知道，那通电话，何时才会响
起。而自己踏上的这座“中转站”，到
底会让她留在“天堂”，还是黯然离
去。 （据《中国青年报》）

3个男生在旅舍公共区域聊天、休息

栀子花开的季节，我们毕业了。
再见，我的大学！
24日上午，四川文理学院2015届学

生毕业、授位典礼隆重举行，校领导为
2000余名身穿学士服的毕业学子拨穗正
冠。

今夏，学院2900多名毕业生将展翅高
飞，其中本科毕业生2712人，专科毕业生
430人。有150余名毕业生考上研究生，
继续追梦。

“当初，我们曾经吸吮着同一颗糖果，
孩子般地嬉闹；我们同饮一瓶矿泉水，充
满义气；我们曾经壮志满怀，高谈阔论
……”这些年的阳光明媚，灿烂了几季夏
天。毕业季，难说再见。

此时，学子们借各种风格迥异的毕业
照来记录时光，定格那些终将逝去的青
春。瞧，文学与新闻学院大四的王晓、王
婷、邓红霞、向蕾、邹凤英和张敏6名女生
穿上旗袍，在校园里拍摄了一组风格婉
约、中国韵味十足的毕业照。这组毕业照
以“中国味儿”为拍摄主题，以此纪念她们
朝夕相伴、情谊渐浓的四年流光，也祝愿
彼此“岁月珍重，唯望君安”。

她们伤感地说：“时间过得好快啊，走
在操场上，感觉我们昨天才进入大学刚刚
开始军训……毕业了，我们还想赖在寝室
床上，给你们打个电话，叫你们给我带饭，
可是这些都离我们远去。现在唯一的心
愿就是，祝愿大家以后工作顺利。累了想
哭了，记得给我们打一个电话，至少不会
让你们感到孤单得连一个诉说的对象都
没有。”

毕业季，很多人问学子们，今后生活
有什么规划？毕业后打算从事什么？“找
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是学子们最大的心

愿。
6名来自成都、南充、泸州、达州等地

的女生，基本上都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
作。邹凤英考上了南充的教师，向蕾考上
了成都锦江区的教师，张敏考上了达州铭
仁园教师。王晓和邓红霞都进了特岗面
试，王晓进了万源市的公务员面试，将到
培训学校开始崭新的生活。

毕业季，对于一些毕业生来说，或许是
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大学，没留下什么遗
憾。他们说，“青春会留在这座小城的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的徐鹏和李晓玉都来
自山东，这对小情侣相恋了4年。临近毕
业，17日那天，徐鹏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大
的决定：向心爱的女友李晓玉求婚！

“我们是从大一的时候开始恋爱的，
因为我们都是山东老乡，所以熟络起来特
别快，我追的她。”徐鹏有些不好意思，“晓
玉人长得漂亮，追她的人很多，可她却偏
偏选择了我，让我受宠若惊。当时我就发
誓，我要一辈子对晓玉好。4年来，我用我
的实际行动告诉她，我虽不是最优秀的
人，但我绝对是最爱她的人。”求婚的事，
徐鹏事先没有告诉李晓玉，只悄悄地告诉
了自己知心的朋友，叫他们保密，他要给
晓玉一个最大的惊喜。

求婚当天，当徐鹏捧着鲜艳的玫瑰
花、单腿跪地，用颤抖的双手拿出事先精
心准备好的戒指递到李晓玉面前时，“晓
玉，嫁给我吧！”李晓玉愣住了，瞬间泪崩，
哭得稀里哗啦……

两人幸福地说，很怀念他们家乡蔚蓝
的天空，一片片金灿灿的麦田，还有冬天
的雪花……毕业后的他们，决定回山东老
家自主创业，“趁着年轻，追逐青春的梦
想”。毕业了，徐鹏向心爱的女友李晓玉求婚

美术学院的几名好友自拍，约定毕业
后“我们在一起吧”

再见，我的大学！

再见，我的大学！
□苏皓卿 本报记者 廖晓梅 摄影报道


